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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六月於多倫多

                 幸運的小子
自從一九八一年，參加了第一次的禪七法會，體會到這七天?期取証的修行法

會，對學佛的人來說；是有身心上不同的感受。因此在日常談話中，常常提到打七
的事。同學們對禪亦引起了興趣，而且先後都嘗試到禪門的法味。這次和我一道前
往的，是一位第一次參加的青年。在旅途上，我把師父過去在開示時說過的話，覆
述一些出來，作為對他的鼓勵和在心裡做些準備。

第一點要把過去的日常生活，和未來的事務，都擱置在一邊，把身心全部投入
這七天的修行法會裡。

第二點在這七天中，將自己和環境孤獨起來，禪堂中發生什麼事，都不用分心
和注意。古人說：將身體交給和尚，把性命交給護法的菩薩。

第三點是自己身心上的問題，例如身體的痺痛，心念上的妄想，這些障礙都要
忘掉它；只留下一念連綿不絕，所謂行住坐臥，不离這個—方法—。

能

   菜頭的煩惱
禪七期中，我被分派的作業是擔當菜頭，二十六人吃飯，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

驗，他們吃得不稱意，自然對打坐會有影?，我便要負上一些責任。反過來說，他們
吃得暢快，坐到一心不亂，我又沾了他們的光彩。這種得失的心理，也是連瑣的關
係，互相影響的。

在第二天下 的時候，我炆了一大鍋素菜，打算分開兩餐吃。可是在吃了第一
次，護七的果元師告知我，說齋菜的味已經開始變，叫我想辦法處理還沒有吃過
的。當時我想，這些食物是不能

由第一次下 開始，耳邊傳來美妙梵唄的音樂，是我從未聽過的。心裡不禁
想，他們大概做晚課吧！於是繼續做我的工作。過去幾天，音樂仍然不絕傳來，我
覺察到他們現在是打坐，不會在歌唱的。因此留心地聽聽，音樂便中止了，這些當
然是一種幻覺，同時也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有一天師父問我，每餐吃剩下來的素菜，怎樣處理它，我用指著肚皮，意思是
說我都把它吃掉，但卻難為情把這話說出來，結果打完了這次禪七，我增加了五磅
體重回去。

   太太的成就



這次禪七，有兩次小參，第一次小參時，師父對我說：你能

……四十年前，正當我踏進中學的階段，父親意外地死亡，使我心情非常的煩
亂，她那時正是我的同學，對我的際遇很同情，常常在書信中勉勵著，現在還依稀
記得幾句話……為花開放又春天，為國增光在少年，少年欲振興邦志，珍重韶華著早
鞭……

她在師範學院畢業的時候，我也在半工半讀中完成理工學院的課程，多年來都
是在艱苦中掙扎，她一直都在對我作多方面的支持，連日常穿著的衣物，在學餘的
時間去裁剪，我在書信中曾寫下這些瑣事……東蓮花巷重相見，細語羞難掩，別來思
念倆應同，青衫不應偏向月下縫……。

當她父親患上了急性肝癌，我對人生無常，一再發生無限的感概……我見他人
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於是決心學習佛法，對人生的問題尋
求解決的答案。她堅決地接受了死別生離的雙重痛苦，同時還引薦我到慈祥法師的
寺院中去學習佛法……。

自從離開了師門，回到家中去，終日愧悔交集，茫然若有所失。於是我向工作
機構請了一年假，浪跡天涯。她還資助我的旅費，希望我有緣遇上善知識，對人生
有些改變。

在結婚後，一方面為了孩子們讀書的精神壓力，升學問題等；另一方面，也希
望轉變一下環境，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她同時亦結束了二十多年的執教生涯，重新
做個主婦……。
第二次小參時，師父說注意到我坐得很穩定，勉勵我好好用功。

    清罄數聲
這次打七，打坐的時間，大概可以分作四節，從清晨到早課，一共三枝香。日

出後到中午，一共七技香。午齋後到晚課，也是七技香。晚上開示後，再坐三枝香
才止靜。

每天清晨，打坐時都很集中，其他的時間，大部份都很好。耳邊不絕傳來清罄
的音聲，時光就跟著溜過去，除了要上毛廁，才起來跟著大眾做些瑜珈運動，方法
都能跟得上，沒有受到環境和他人的干擾；除了在第二天晚上，感覺很疲倦。還有
第六天的下午，最後的兩枝香，方法跟不上。那時也許心理期待著，最後的一次小
參，因為這次禪七，師父沒有給每人最後一次小參。

    如是我聞
牛頭法融禪師的心銘，是晚上開示的主題。不過師父隨時隨地，都警策著我

們，甚至在說笑般的故事，也沒有例外。有一次開示時，說到他在台灣有一個懶徒
弟，從小便跟著他，在師父嚴格的管教下，才勉強完成學業的階段。後來還是離
去，當一個小廟主持；對師父創辦的事業，自然沒有興趣去繼承和學習……這也是中



國佛教的通病，只重個人的意趣，忽略了佛教的真精神，背棄廣大的群眾和領導社
會，難怪世間對佛教產生各種誤會……社會中的消極分子，寄生蟲……。

師父也談到在他著作[禪的體驗]一書中，關於修禪的四種心態，由散亂心，集中
心，統一心，無心的不同境界。他說在統一心的階段，便可以參禪，從參禪的力
量，突破統一心，進入無心的悟境……上了年紀的人，不容易修定和修密，因為體能
上是一大關鍵。沒有定，又怎樣能 ……禪宗是頓悟的法門，
一悟即了。所謂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佛經和祖師們的語錄，都是他們悟後的境界；如所如說。們沒有開悟，怎樣能
真實體會到它的義理。在文字和語句上的鑽研，不過是意識上的分別，有如說食數
寶，得不到真的受用。在禪七中的開示，和我們修行又有什麼相干呢？……師父說修
行用功，要具備三種心態；第一是對三寶至誠恭敬心，隨其直心，即能發行，直至
成佛，於其中不趨向歧路上。第二是大慚愧心，對自己從無始來，所作諸業，乃至
今日，無

祖師們從修行的體驗，各各開宗設教，方便提後學，因此標舉殊勝的見地，天
台宗的純圓獨妙，一念中具足百界千如，三千性相，圓融無礙。華嚴宗的法界緣
起，重重無盡，事事無礙，不可思議。禪宗的見性成佛。密宗的即身成佛。淨土宗
的帶業往生……原來他們都是同一鼻孔出氣。

  最後一枝香
禪七結束的清晨，開始了最後的一枝香，師父昨夜在討論會中的幾句話，使我

感到慚愧，他說……禪七中不論你們發生任何問題，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要讓他
知道，不然的話，他是幫不到我們的，他只是一個平常的人，沒有神通……昨天沒有
小參，內心的感受，還沒有對師父說，於是立刻舉手，要求最後的說話機會，結果
仿傚了常舉手菩薩，不過內心又是一番滋味。

      餘音
法會結束了，幾位第一次遠道來參加的禪侶，都一起攀談；問我打坐時有什麼

方法，可以坐得較長的時間，同時又不發生腿痛的情況。我介紹他們，看師父在禪
的體驗一書中的七支坐法，同時簡單地示範，接著說；我和他們都是沒有參加過師
父的坐禪訓練班，打坐情況每人不一樣，最好在小參時請師父指示，例如打坐時用
的方法，過去五年，我是經歷過三次的更變，而每一個方法，都用上一年多，到上
次打七的時候，才體會到用得上力，因此每次打坐，能

離開了禪中心，前去看看五年多沒有見面，仍然住在紐約的老年朋友。他們每
年在年咭上，都埋怨我常到紐約，同時又不與他們聯絡。其實我來紐約，只是為了
修行，他們問及參加法會的內容，對坐禪都感覺很有趣，也發生很多問題，甚至恐



防腿子會因打坐而產生毛病。我回答說：參禪不是鍊腿，只是鍊心，腿子痛就讓它
休息，不要勉強它，這樣就可以放心去學打坐。

禪，到底能


